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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安装的电铃
早就成为聋子的耳朵。因
此，有人来访，必定先按
电铃，半晌无反应，就得
敲门。
    “咚、咚、咚”。又有人
来敲门，这是第几次？捏
指一算，第7次了。
    “真烦！干脆把牌子
摘了！”我在内屋愤愤地
说。
    妻子还是笑嘻嘻地
出去开门，出去迎客。
    说客，100%的客人，
是从未谋面、第一次上门
的客人。
    唉，谁叫你去挂牌上
市的呢？我在心里直犯嘀
咕。
    最近两个儿子一商
量，决定要买两套房子。
此决定一出，吓了我一
跳。哪来这么多钱？他们，

尤其是大儿子，早就胸有
成竹：“手头有点钱，不够，
再贷款，再不够；把你们俩
老的中套卖了，住到我这
个小套来，又是底层，免得
每天爬五层楼之苦。”
    两个儿子，住的都是
小套，尤其大儿子已成
家，有了人见人爱的女
儿，为将来计，住房是要
调大些。加上他们那帮小
兄弟们串来串去，互相出
访不断，觉得住小套的快
是18世纪的了，哪一个
不是中套，且装潢得令人
眼花缭乱⋯⋯这么一攀
比，心态不平衡了，萌生
了买房的念头。
    做老的，也真是憨，
总为小的着想，“若要好，
老做小”，如今不是很时
髦的流行语么。
    好吧，好吧，把中套
卖掉，好在1994年以来
按上海市售出公有住房
方案购买的公有住房可
提前上市出售了。
    到交易市场一挂牌，
头两天寂寂无声，第三天
来了一个40来岁的中年
人，于中午时拍门看房，
转了一圈，杳无音讯。第
四天，来了一老一少，里
里外外看个够，“能否再
便宜些？”“不行，不行，我
们这里地段好，这屋的层
次也好，不能再少了”。讨
价还价不成，也泥牛入
海。第五天，中午有人敲
门；晚上躺在床上看电视
的时候，又有人敲门。不

仅是查卫生似地看个够，
还评头品足一番，自己倒
像是站在Ⅹ光透视机前，
让人彻里彻外、心心肺肺
都看了，心里真不是滋
味。
    今天忙了一天，中午
也不得休息，精力不济，
想早点休息。不料又有人
敲门，我在里屋听着是女
人的声气，见有人在，就
朝楼底大呼小叫：“上来，
上来啊！”一会儿，男的也
上来了，一男一女，把我
妻子团团围住，问这问那，
我气不一处出，“把售房的

牌子摘了，不卖，不卖了！”
妻子听得出是一脸的和
气，还是笑声笑气地回答
这样那样的询问。
    我不管他们谈论，看
我的电视，把电视机的音
量放大些，再放大些。
    “走好，走好”。妻子
送客了。
    “看来，这一家很有
诚意，考虑到买后如何装
修了。”客人一走，妻子进
来对我说。
    我说，好吧，好吧，快
点卖掉算了，那怕价位再
低些。
    潜台词是：不然，这门
得敲到什么时候才止啊！
    再想想：这房子进入
市场，就是商品，在商品
市场上顾客挑挑拣拣、评
头品足、货比三家是再正
常不过了。
    不过，我还是怕敲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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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外，狂风怒号，骤
雨发疯般地敲打着窗玻
璃。“天外黑风吹海立”，
11号台风卷地来。站在
窗前，跳珠白雨哗哗地冲
着鼻子袭来，我不禁倒退
了几步。瞧那楼下已是
汪洋一片，大树倒地，盘
根错节尽浸在污泥浊水
里。还听说，一夜间嘉定
区内有400棵大树被连
根拔起。这就令我担心
起外冈钱家祠堂门前的

两棵五百高龄的银杏来
了！
    幸好第二天台风已
减弱为强热带风暴。我便
跨上“轻骑”，顶风冒雨直
奔外冈而去。家里人奇怪
了：上海古树名木千千
万，为何对这两株独钟
情？那是因为近来区里要
出一本1998年的 “江南
文化古城嘉定”的挂历，
由嘉定的画家作画，嘉定
的作家撰辞，嘉定的书法

家书写的地地道道的
“嘉定牌”挂历。我有幸
参与撰辞工作，分到撰
写州桥老街与外冈钱家
祠的任务。对这钱家祠，
我很陌生，只听说祠前
那两棵白果，是明朝成
化年间的遗物，为我市
重点保护名木，对之心
仪已久，今日即使下铁，
也要前往探望的。
    车入外冈老街，向
西一望，在那练祁河畔
的石驳岸上，果然顶天
立地屹立着两棵擎天巨
木，正与狂风暴雨搏斗
着。来到树下，仰视八、
九层楼高的树冠，在风
雨中摇曳，哗哗作响，声
如万顷松涛！西边那株，
顶上有八个枯枝被大风
折断，吊荡在繁枝密叶
间，恋恋不舍母体。而
其他枝叶，风洗雨浴后
更加郁郁苍苍。我禁不
住张开双臂直奔过去抱
住它那深裂粗糙疤痕累
累的树干。他太粗大
了，像我这样的小矮人，
要四个人才能合抱过
来。这是雄株，几百年
来从未结过一粒白果。
    挺立在东边的是雌
性，三个人可以抱住她。
约有二、三十米宽的树
冠直径上，没有一爿枯
枝败叶，在风雨的袭击
中，更显得欣欣向荣，而
且结满了果子，名副其
实的 “绿叶成荫子满
枝”！

    树大招风，可是这对
根深干粗枝壮的夫妇老
树，并不把12级台风放
在眼里，有着任凭风狂雨
虐、我自岿然不动的非凡
气慨！他们仿佛是两位笑
对人生的世纪老人，令人
油然而生敬意，会情不自
禁地向他们折腰了。
    这一带的老乡说，
“先有这对白果树，后建
钱家祠”，的确如此。钱
家祠堂建于清乾隆26
年（公元 1761年），这时
候，两棵白果已300多岁
了，祠前有这一对公孙
夫妇作侍卫，自然气度
不凡，而比放两只石狮
在门口恢弘得多了！再
说，每当暑天赤日炎炎
时，那遮天蔽日的绿荫，
可给整族人以荫凉；而
银杏又是落叶乔木，秋
风起处黄叶如蝴蝶般飞
舞，几番严霜之后，剩下
光秃的枝桠直指蓝天，老
奶奶在树下纳鞋底纺纱
织布、黄毛孩子围着大树
办家家，全能沐浴着金色
的阳光。他俩晓得人们的
需要！
    雨已停，风仍啸啸。
    站在钱家祠堂前，面
对古老巨树与一湾碧水，
千畈稻浪棉波奔来眼底，
我仿佛张望着被大风掀
起的嘉定历史的一角，心
头涌起一种崇高的美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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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与金钱
伍 实

    智慧与金钱的角逐
由来已久。究竟谁更受
人青睐呢，争论没有结
果。于是，双方派出最强
的选手，展开了一场比
赛。
    一

    智慧与金钱一起跨
进快活酒家。
    老板把智慧引到楼
下“快餐厅”，而把金钱
请进楼上的包房。
    智慧心境平静，并
不理会。
    金钱趾高气扬，举
杯痛饮。
    智慧凭观察的经
验，得知这是一家斩客
的黑店，便悄然离去。
    金钱因劣质酒中
毒，到第二天黎明方才
苏醒。
    二
    新华书店里，智慧与
金钱游弋在书海之中。
    经理前来询问：“请
问两位需要买什么书？”
    金钱愤愤然：“我不
需要买书，不是照样拥
有那么多财富吗？”
    经理笑笑说：“书本
上的知识不是花钱就能
买到的。”
    金钱被激怒了，大言
不惭地说：“我能把世界上
所有的书都占为己有。这
里的书我全买下了！”
    当夜的一场大火，把
金钱买的书烧成了灰烬。
    智慧对金钱说：“老
兄，你的财富灰飞烟灭
了，我的财富却安然无
恙。”
    三
    山崩地裂，一片瓦

砾。
    智慧和金钱都被困
在危房中。
    智慧用双手搬开砖
石，很快来到屋外的安
全地带。
    金钱背着几只装满
珠宝的大箱子，无法从
门洞中走出来。
    一阵余震，坍塌的
梁柱压在
了 箱子
上，金钱
眼前一片
昏黑⋯⋯
    四
    电视
台举行大
奖赛。
    智慧
和金钱被
邀 为评
委，并给
获奖者颁
奖。
    主持
人要求评
委在颁奖
时发表简
短 的讲
话，并预
先为他们
准备了发
言稿。
    不
巧，主持
人把两个
人的发言
稿弄颠倒了。
    颁奖时，主持人先
请金钱讲话。
    金钱从口袋里掏出
纸条照读不误：“飞鸟的
鸟翼上系上了黄金，就
怎么也飞不高了。⋯⋯”

台下一片掌声。
    金钱不知道这是为
什么。
    五
    旅途劳顿，智慧和
金钱都患了重感冒，需
要观察治疗。
    医生问道：“现在只
有一张病床，你们谁先
治呢？”

    智慧说：“我可以用针
灸自己治疗，不必占病床。”
    金钱忙说：“我来住
吧，不管多高价格，我都
付得出，不过要请专家
来治。”
    医生对金钱说：“很
抱歉，今天是双休日，本
院没有专家门诊。”
    金钱愕然。
    在金钱的再三请求
下，医院请来智慧的同
学为金钱治好了病。
    出院时，金钱若有
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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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洋溢着现代化
气息的望新镇老街上，
还完好地保存着一座古
老而又充满神奇色彩的
望仙桥。关于此桥何以
取名“望仙桥”，有这样
一段神奇的传说：
    有年初夏，遇到早
黄梅，一连下了半个多月
的大暴雨，不少人家只得
拖儿带女，出外逃荒。
    有户姓许的渔民，
他以小网船为家，一年
四季飘泊在江河上。往
常，他凭着一双勤劳的
手，起早贪黑，撒网，排
簖，捕到了鱼虾，到这石
拱桥上来设摊叫卖，卖

掉了鱼虾，买回米
面油盐、赡养年迈
的父母，抚育年幼
的儿女。这次大水
灾，虽说水涨船高，
小许不怕受没顶之
灾，可是捕到了鱼
虾，摊在石拱桥上，
无人问津。
    这天，小许又

挑了两桶鲜鱼虾，早早来
到石拱桥上。从清早守候
到傍晚，连个人影儿也没
有。原来鲜活蹦跳的鱼虾，
一条条都肚子仰天热死
了。好容易盼到来了几位
顾客，他们看看这些肚子
仰天的死鱼，一个个都摇
着头走了。
    正在这时，从西桥堍
上来一位白胡子老大爷，
只见他衣衫褴褛，右手拄
着拐杖，左手挎着一只破
竹篮，篮里搁着一只缺了
个口子的破碗，显然是个
要饭的。老人蹒跚地走到
小许鱼摊前，指着鱼说：
“我要买鱼。”小许说：“对
不起，老大爷，这鱼已经
死了，都变质了，不能卖
了。”老人打量了一下小
许，笑着说：“小伙子，
你很诚实，心肠好，我
来帮你把这些鱼救活
过来。”说着，他把破
碗里的剩米饭粒倒入
鱼桶，又随手用拐杖
在桶里搅拌了几下，
这些死鱼也跟着漩涡
转了起来，转着转着，
这些死鱼真的又鲜活
蹦跳起来了。小许一
下子惊呆了。他高兴
地双手抓起几条大
鱼，放入老大爷篮子，
感激地说：“老大爷，
谢谢你，这几条就送
给您了。”老人摆着双
手说：“不行，不行，你

要养家糊口的，我怎么
能白拿你的？”说着，他
哆嗦地从破衣袋中掏出
钱来，付了鱼钱，仍旧右
手柱着拐杖，左手挎着
篮子，从东桥堍踉跄地
下桥。
    小许想，这老大爷
真有点奇怪，他碗里的
米饭粒怎么这样神奇，
能让死鱼回生，莫非是
仙丹灵药？等他醒过神
来，想再找老大爷请教
时，这白胡子老人早已
无影无踪了。
    于是，人们一下子
就传开了。说小许福星
高照，额头碰着了天花
板。遇上了白胡子仙翁
了。他的两桶鱼，也一下
子成了仙鱼了，被抢购
一空。连桶里的水也被
看作是仙水，被大家舀
了个精光。
    从此以后，小许每天
上桥卖鱼，总盼望着白胡
子老人再次降临。他早也
望，晚也望，望着望着，自
己渐渐变成了桥栏上的
一根石柱。这石拱桥从此
就叫作“望仙桥”。


